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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雨汀，1926 年出生，浙江嵊州市人。

1949 年就读于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术学

院前身）绘画系。中国画师承中国当代大师

林风眠先生，擅长写意山水风景和花鸟。现

为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专家成员、北京宋庄国

际书画院终身院长、台北故宫书画院终身名

誉院长暨终身客座教授、世界教科组织联合

协会名誉主席等。

作品曾获 1995 年中华炎黄书画艺术大

展最佳作品奖、新加坡书画创作比赛获特等

奖、1997 年国际书画大展赛获金奖。2002

年，作品入编《世界美术大典》获“世界美术

大奖”；获 2003 年人民日报艺术名家“金杯

奖”金奖、2004 年“国际优秀作品评选”之“国

际艺术精品奖”、2005 年首届中国文艺“金爵

奖”之“书画最佳奖”、2007 年作品《山水》在

世界华人艺术精品大展评选中被授予“世界

华人艺术突出贡献奖”、《水乡》在“中国百科

优秀作品（论文）”评选中荣获壹等奖。

作品入编《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书画家》、

1949—2000 年《中国美术选集》、《世界美术

大典》等大型画集。传略入编《世界美术家

传》、《世界名人录》第十卷。2007 年，入选

《中国历代书画名家辞海》，同年其作品由中

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和国家邮政局出版发行

一套“当代中华文化名家专题邮票”。

岁月如晦，与恩师之佳作失之交臂

1966 年初秋，风雨如晦，享誉世界的一

代大师林风眠忧心忡忡，他预感即将被抄家，

凝聚他大半生心血的作品将前途叵测。情急

之下，林先生想到了他在浙东山区的一个学

生，如果能把作品交到他的手上，自然不失为

是一种保全之法。但当时林先生在上海，他

的行动已经被监视，更为糟糕的是，他不知道

这个已经失去联系十几年的学生的准确地

址，更别想以最快速度联系到他，即使能联系

到他，也不知如何把作品安全交给他，万一出

纰漏，还有可能连累这个学生。这个二十世

纪生不逢时的巨匠，终于感到绝望了。赶在

红卫兵抄家之前，66 岁的林风眠先生悲壮地

将自己的一千多幅作品，一张张亲手撕碎，泡

成纸浆，倒入马桶中，用水冲走。上演了世界

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艺术大师被迫自毁如此

之多作品的惨烈一幕。

可想而知，那一千多幅倾尽林先生大半

生心血的作品的分量。而如果这批作品能交

到林风眠先生浙东的学生手中，并妥善保存

下来，无疑将是对中国艺术的巨大贡献。这

个学生是谁？很多年来一直是一个谜，就像

林先生当年的动念一样，深深埋在他的心里。

曾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的肖峰有一次

去香港拜访晚年的林风眠时，问及林先生是

否还能记起他们班的若干同学，林风眠先生

清晰地说了三个学生的名字，并补充说印象

极为深刻。肖峰后来撰文提到此事，说其中

一人就是俞雨汀。

俞雨汀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此事。后来

他去拜访林风眠先生在国立艺专时的助教

苏天赐先生。苏天赐先生告诉俞雨汀，林先

生对俞雨汀很是看好，评论说当时俞雨汀素

描功夫全班第一。

苏天赐先生复告知了林风眠先生当年有

意托画而最后不得不放弃的想法。俞雨汀听

了，犹如惊雷，在感奋林风眠先生知遇之恩、信

任之心时他终于明白，尽管他在国立艺专只

度过了一年半时光就离开了，尽管他不像林

风眠及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等弟子学生被

世人熟知，但他一直在林先生的内心深处，与

那些功成名就的弟子别无二致，并至死不忘。

江湖夜雨廿年灯

1926 年，俞雨汀先生出生在浙东小县城

嵊州的乡下，山清水秀的殿前村。俞雨汀先

生从小就和裹过小脚的寡母相依为命，由于

生计艰难，就叫丧妻的舅舅住到了村子里，

可以就近帮忙。所以有了亲哥背着 6 岁的

小雨汀走两里路去乡主庙的小学上学的美

好回忆。

还是孩童的小雨汀，每天写完字，手上

脸上都是墨迹，80 多年后他用嵊州土话笑

着说，每到放学就“像一个活灶鬼一样”。就

这样每天磨墨写字中，俞雨汀先生爱上了绘

画，他画舞台上的戏剧人物，画乡主庙里的

菩萨，画得活灵活现。

俞雨汀先生从读小学开始，就成绩优

良，但是缺少劳力的贫困家庭，实在无法供

他继续上学。倔强的俞雨汀先生尽管知道

母亲的无奈，但又实在不肯辍学。正蒙小学

初小毕业后，他又考入了当时嵊县颇有名气

的位于甘霖镇两里路的诗高小学，亏得有学

校的帮助，这个被评为“模范儿童”的品学兼

优的孩子，最后总算完成了小学学业。老师

知道俞雨汀先生的家庭贫困，建议他考师

范，尽管社会上看不起师范生，但师范是公

费的，对于贫困子弟未尝不是一条出路。

也是机缘巧合，由于日寇侵略，原在慈

北的有名的浙江省立锦堂师范因为慈溪沦

陷搬迁到了嵊县长乐石下阳村，俞雨汀先生

考上了该校的简师部（招收小学毕业生，学

制四年）。两年半后，嵊县也沦陷了，学校迫

不得已搬到了缙云。俞雨汀先生在小学里

就和美术老师吕革非合作画抗日组画《王老

五当兵打日本》，在师范学校里，其美术作业

更是屡屡受到表扬。

在缙云一年半后，十八岁的俞雨汀先生

从锦堂师范毕业，先后在上虞、嵊县、慈溪几

个小学任教。1949 年 5 月，杭州解放，俞雨

汀先生辞去教职，直奔杭州，时年秋天考进

了闻名全国的国立艺专，成了新中国首届艺

术生，当时教他们素描的老师正是苏天赐先

生，艺专老校长林风眠先生的高足。

进了艺专的俞雨汀先生，学习非常刻

苦，进步很快，颇获苏天赐先生嘉许，后领着

他和其他几位优秀的同学到了林风眠先生

住处，接受大师亲自教诲。

但是造化弄人，这师生之缘，实在是太

短了。1951 年 3 月，已两年没有回故乡的俞

雨汀先生，得知他的妈妈思念他，担心她颠

着小脚来杭州看他，于是就向学校请了半个

月的假，踏上了回家省母的道路。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俞雨汀先生从此再

也没有回到国立艺专的课堂，还陷入了一场旷

时十数年的病灾之中，与恩师林风眠先生自此

天各一方，至林风眠于香港仙逝亦终未一见。

十年一觉作画梦

林风眠先生从小就对色彩有特别浓烈

的兴趣，总缠着母亲去村里新开的染坊看颜

料。林母是个单纯美丽的瑶家女子，在家里

地位低下，因为和年轻的染坊老板多说了几

句话，就被族人抓了起来，绑起来拷打得鲜

血淋漓。年仅六岁的林风眠从此再也没有

见过母亲。成年后，林风眠画过很多以“宝

莲灯”、“白蛇传”为题材的画，“救母”是他一

生不能解脱的情结。直到晚年，林风眠先生

还常喃喃地说，如果没带母亲去那家染坊就

好了。

那么，林风眠先生喜爱的学生俞雨汀先

生不知有没有想过，如果没回家看母亲是不

是就好了。

俞雨汀先生向学校请假时，因身患肺结

核病正发着低烧，他先是坐车到嵊县城里。

当时城里到殿前村没有公路，步行三十里到

家后，由于身体疲劳，热度上升。俞雨汀先生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此仍记忆犹新，他说，

当时，把我的妈妈吓坏了。肺结核俗称为肺

痨，当时几乎无药可医，可谓是不治之症。所

幸，俞雨汀先生的嵊州老乡、国立艺专的同班

同学裘沙送了他一本《肺病疗养法》。书是嵊

县籍同乡、时任北京协和医院 X 光主治医师

张发初写的，患了肺结核病如能照书中所说

方法的去疗养，就能痊愈。俞雨汀先生遵照

书中的指示在家里调养，由于无医生指导，病

情不断反复，常人难以想象他养了十二年后

才恢复健康。十余年间，也没有什么上好的

食物作为营养，每天只是由俞雨汀先生的妈

妈去豆腐店里花三五个铜板买来一大碗豆

腐，放点盐和酱油在饭镬里蒸一蒸，就作为下

饭菜。硬着头皮吃了十几年，病愈后的俞雨

汀先生，身体养得胖胖的。

十二年啊，无法改变的贫穷生活，无法

提起的心爱的画笔，宣纸只能在梦里摊开，

每天只能站在木窗棱前短暂地向外张望，看

树叶一会儿绿了，一会儿落了，年复一年，这

是多么暗淡和漫长的岁月；十二年啊，虽然

有各种不如意，但终究母子一心，同抗病魔，

比起林风眠先生只能怀着对母亲的无尽念

想，俞雨汀先生是幸福的，最终的痊愈也为

母子增加了无限的欢喜。

身体康复后，俞雨汀先生便去村里的小

学教书。任教不久，正是林风眠先生在上海

遭劫之际，一段可能书写的“护画”佳话，最

终没有在中国艺术史上上演。俞雨汀先生

在殿前小学一教就是二十年。后因国立艺

专老同学、时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的马玉如

先生帮助，方得以调往崇仁中学任教，四个

月后，又被调到嵊州石璜中学。石璜中学不

久改名为浙江省嵊州市工艺美术学校，校内

设工艺美术、服装、木雕三个专业，三个专业

里的基础美术均由俞雨汀先生任教。于是

一个专业扎实、授课认真的教师，一个酷爱

画画的沉默老者，一个戴着鸭舌帽、拿着饭

盒在食堂和宿舍之间缓慢行走的背影，成了

这十届学生共同的温馨记忆。十年后，因年

事已高，俞雨汀先生正式退休，而蒙时任校

长恩准，因其为学校作出的贡献以及自身的

特殊情况，他可以在楼梯间继续居住。

四年后，俞雨汀先生在朋友和学生的帮

助下，离开了石璜，定居嵊州城关镇。

老夫纸上少年狂

俞雨汀先生早期学画，走的是传统一

路。直到由苏天赐先生带着，进入林门。林

风眠先生的画以“中西融合”写心中块垒，多

正方构图，无标题，特点鲜明，风格悲凉、孤

寂、空旷、抒情，观者一望即知。

俞雨汀先生入林门后，得林风眠先生亲

炙，林、苏两先生对其均有极高的期许。说

实话，其时的俞雨汀，看到林先生的作品，觉

得极美，心生欢喜，但只是仰望，尚不可及。

后人生迭遭变故，内心孤苦，忽然想起当年

林先生的画，便找来临摹，始觉个中滋味。

最终让年龄上已进入老年的俞雨汀先生，在

艺术上焕发了最为绚烂的青春。上世纪 90

年代，俞雨汀先生携画作《水乡》前去南京拜

见苏天赐先生，一如四十年前向老师交的作

业，苏先生见之大为赞叹，终于告诉他那句

迟到的期语：我和林先生一致深信你将画出

绝世佳作。

得此大期许，俞雨汀先生如是感奋，便

集中精力开始走林风眠先生创造的一路，即

用西洋画的颜料在宣纸上画中国画。但苦

恼随之而来，俞雨汀先生发现自己的画太像

林风眠先生，虽得一脉相承，但缺乏创新。

俞雨汀先生开始回忆林风眠先生的作

画过程：墨勾、斫、洒、泼，视欲追求的画面效

果，候干或稍干或趁湿上色；或者色、墨同

施，把握好水分的干、湿度数，追求水色朦胧

的效果；或者色、墨交错。

从表面上看，林风眠先生的画显得色彩

明丽，而由于重视色彩，他只把黑色当作一

种颜色，更与传统的水墨画大相径庭。另

外，林风眠先生留学期间大多消磨在东方博

物馆的陶瓷作品上，造成了他作品中技术成

分的缺失，中国画赖以生存的骨线被抽去了

“笔墨”的特质。从某种角度而言，西方之技

只是林先生使用的手段，体现的依然是空

灵、含蓄、抒情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审美取向。

俞雨汀先生自学画始，即刻苦临池，浸

淫于石鼓文、魏碑数十年，笔墨功夫精到，他

想到在传统中国画中，可将书法笔意融入其

中，那么在中西结合的彩墨画中是否可以进

行尝试呢？

林风眠保留了传统作画过程，往往从墨

勾开始，是否能跳过这一环节？尽管对画面

的把握难度加大，但无疑可以更为开放，更

具可能和创新性。

总而言之，俞雨汀先生在新的创作实践

中，加强了笔墨与色彩的关系，保留了林风

眠先生倡导的写意与构成、意境与形式的统

一的观点。本质上，笔墨与色彩的关系正是

林先生探索与创作的主线。俞雨汀先生深

思熟虑后的变革，尽管带有偶然性，与师生

两人在书法上所取得的成就有客观关联，但

无疑，他解决了林先生当年的苦恼：我的画

还算不算中国画？

曾帮助俞雨汀先生移居嵊州城里，并从

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关注、研究他的陈耘文先

生认为，俞老师的成功并非偶然，皆因他有

天才式的绘画才华、数十年书法积累的笔墨

功夫、精湛的素描功底、深厚的中国传统绘

画的创作基础；更为难得的是，由于自身境

遇，独得一种物我两忘的大静气，唯其静水，

才能流深，便有了返璞归真的烂漫；再者，与

林风眠的悲苦、悲怆在精神上具有相通之

处，也有利于俞老师更能把握中国画的深远

意境。

原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院院长肖峰

先生看到俞雨汀先生的新作后，曾题写：“天

赐遗韵，林门新篇”八字，巧妙地道出了俞雨

汀先生得林风眠和苏天赐先生真传，又新开

面目的成就。

俞雨汀先生如今八十有七，每晚睡眠良

好，一觉到晨，每晨即起，演练太极，棚捋之

间气韵充足，白日即作画不辍。于是想他最

近的六十余年，实在是简单的，似乎只做了

五件事：生病、画画、写字、太极、教书，其实

也就是一件，画画而已，只不过这画开了林

门新篇：弥补了林风眠先生笔墨所不逮之

处，新开了恬静、安宁、道法自然之境。

■ 宓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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